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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与发展的
共同点和一致性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再思考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共同的时代境遇和时代课题，选择并造就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同成为伟大的时代旗手。青
少年时代他们共同的文化氛围、人生理想与思路历程，引出了相同的实践结论并同时完成了思想转

变。共同的批判对象、密切的学术合作，彰显了他们相同的革命主张与理论共建。这一切表明了马

克思主义的缔造与发展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凝聚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共同的心

血与智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实践史证明：恩格斯毫无疑问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

者与拓展者，他与马克思在共同研究中取得了思想认识的高度一致、浑然一体，任何制造“马恩对

立”或者“二人存在原则分歧”的谬论，都注定不能成立。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１

　　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由来
已久，在国内外实际上很早就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

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

世界的广泛传播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阶

级队伍中主导地位的日益加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

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出于诋毁、颠覆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旗帜功能的需要，就开始制造所谓“马恩对

立”或者“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谬论，这就引起了

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对二人思想关系问题的

申述与辩驳。我国关于二人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

从１９７０年代末开始，大致经历了３个阶段：１９８０年
代以前，主要是大量引介有关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

的国外新著，集中了一批学者对之进行认真译介与

理性梳理，评述时仍然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

印记，有力量的反驳与批判尚没有全面展开，但是，

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理论研

究侧重点上存在差异，马克思与恩格斯二人因理论

兴趣与专业功底不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存在对立

的现象；１９８０年代到２０世纪末的２０年内，国内学
者随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马恩关系问题的深入

研究，开始对“马恩对立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

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马恩一致论”“二人思

想等同论”“内在实质相同论”“存大同而舍小异论”

等，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对马恩思想的共同点与

一致性问题进行详细论证，这方面的成果不菲；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中，研究二人思想关系的问
题更加深入而具体，不仅论证了二人思想关系的内

在等同方面或者紧密合作情况，而且在各个领域，结

合不同的实际情况，开始了二人思想的真正对比性

研究，揭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突

出贡献与思想特质，尤其是二人思想的同质性研究，

显得更加具体而细微。鉴于尚没有人从马恩思想发

展的历史过程和二人思想背景的角度进行比较研

究，本文拟从文本刊布、手稿鉴别、思想源流等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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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的思想成长、精神交往

经历，共同的时代背景、思想境遇、思想转变过程，以

及共同的对敌论争和得出的共同实践结论等问题入

手，进一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与发展的共

同点和一致性。

　　一、马恩共同的时代背景、时代课题

成就了两位时代旗手及共同的理论

体系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其思想孕育、形成、成熟
和发展于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制充分展开的

时代，这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

各个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伟大时代。时代依据

自己向前向上发展的需要，呼唤着最先进、最科学的

理论，而此时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却日趋庸俗和反

动，逐浙丧失了其作为时代先导的历史方位与时代

旗帜的政治功能。而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的胜利推

进，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其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

无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及其革命运动的波澜壮阔，哲

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多方探索与深层开掘，这一切

为马恩应时代所需勇于求解时代课题而成为时代旗

手提供了外在条件，也只有这样的时代，才为最先进

的无产阶级及其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物质上

与精神上的准备。马恩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

的指针，他们正是在解决“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

时代课题时脱颖而出的。而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

者、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家对

时代课题的多方求解所积累下来的思想理论成果，

为马恩思想的孕育、成熟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

基础，在此基础上，马恩依据时代所需进行了巨大的

理论改造和实践创新，创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对社会历史责任的强烈感

知与担当情怀，对自己的时代课题的深刻理解与洞

察预见，他们才科学、透彻地解决了“人类社会向何

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向何处去”的

问题，从而破解了人类历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发展之谜，时代才选择了马恩作为自己时代的伟大

旗手。马恩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与无产阶级革

命学说，是欧洲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

高发展，是人类思想文化与社会文明的智慧结晶与

实践升华。他们的这些思想，由于对世界的认识深

刻而透彻，对推动社会的发展突出而强烈，对人民群

众的影响广泛而持久，故而是无产阶级观察处理问

题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斗争

中明察秋毫的显微镜、透视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方

向盘与助推器。两位时代旗手与实践舵手的思想，

可谓是一同得以孕育、形成、创立与发展的，他们的

精诚团结、分工合作是在思想认识上高度一致的情

况下进行的，除少数个别领域外，二人的思想发展与

创造可谓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马

克思同恩格斯的友谊是举世无双的。用威廉·李卜

克内 西 的 话 说，他 是 马 克 思 的 ‘第 二 个 自

我’”［１］（Ｐ６）。二人工作上配合得是如此相得益彰、

珠联璧合，理论合作的成果是如此彻底严密、相互印

证，以至于很难区分一种思想究竟应该属于谁、究竟

谁起的作用更大些。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

级思想的科学体系，毫无疑问是属于二人共同的思

想创造，任何制造“马恩对立”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

的，当时的思想发展史和以后的实践史都证明了这

一点。

　　二、马恩青少年时代有着共同的思

想境遇与人生理想

　　恩格斯１８２０年出生在德国巴门市，其父是知名
商人与虔诚教徒，其母出身书香门第、很有教养，外

祖父是语言学家。受家庭浓重文化氛围的熏陶，少

年恩格斯就具有了虔诚主义和人文主义两重素养。

中学时代的勤奋学习又激发了他反封、资、神的观念

和对人民大众疾苦的同情，其中学求学情况及其肄

业证书表明，恩格斯在中学学习期间操行优等、成绩

突出，特别是他的谦虚真诚、热情奔放的性格引起师

生们的重视，他不仅资质很高、志趣高尚而且表现出

很强的求知欲望和远大理想，在各方面均取得了可

喜进步。在爱北斐特中学的三年中，“包括汉契克

校长在内的大多数老师都公认，恩格斯操行优异，真

诚热情，资质很高，有独立的思想，理解力很强，善于

清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１］（Ｐ３５）。１７岁中学尚
未毕业的恩格斯就屈从父命而先后到巴门和不莱梅

市学习经商，虽中断了学业却为之打开了新视野，因

厌倦生意经而大量阅读了文史音。在不莱梅市，他

接触了“青年德意志”进步团体，阅读了伯尔尼、海

涅等人的文学著述，其反封、资、神的主张赢得了他

的思想共鸣，认为这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时代观

念”。１８３９年恩格斯于该派刊物《德意志电讯报》发
表处女作《乌培河谷的来信》，依据其亲身经历痛斥

了虔诚主义宗教观对工人心灵的扼杀及野蛮的工厂

制度对工人身体的摧残。稍后，受青年黑格尔派成

员斯特劳斯《耶稣转》的影响，从“我目前是一个热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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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施特劳斯派了”［２］（Ｐ２０５）开始向黑格尔主义转变，

感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

话”［２］（Ｐ２２４）并使自己走上了黑格尔哲学的阳关大道。

但像马克思一样，他并没有真正成为彻底的黑格尔

信徒，“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

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

体系中的主要内容”［２］（Ｐ２２８）。这表明，恩格斯青少年

时代思想成长的家庭教养、成才环境，以及挥斥时

弊、向往民主的志趣和情怀与马克思大致相同。虽

然恩格斯没有受完系统教育、没有读大学，“但他才

智出众，兴趣广泛，自学成才”［３］。与马克思一样，

恩格斯也深受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

既让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光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

又坚强地忠于自己的性格并已然做好了向旧秩序挑

战的一切精神准备。可见，马恩二人有着几乎一样

的心路历程、思路历程、心灵期盼与人生理想。

　　三、治学道路上马恩共同的思路历

程引出了相同的实践结论

　　恩格斯１８４１年回到巴门并于同年９月到次年
１０月在柏林服兵役，这期间经常旁听柏林大学的课
程，与“博士俱乐部”建立联系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

成员。为捍卫黑格尔辩证法的自由主义原则，恩格

斯奋起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扼杀黑格尔精神的

企图，不仅于１８４１年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一文，
而且１８４１年出版了《谢林与启示》《谢林———基督
哲学家》两本书，尖锐地揭露了谢林维护封、资、神

的反动本质，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

想，把黑格尔比喻成蕴藏丰富宝藏的迷宫，指出只要

从其独立而自由的精神原则出发，就能获得强有力

的现实结论。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谢林对黑格尔

的攻击以及所宣扬的非理性主义、蒙昧主义，捍卫了

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的这些著作在当时起到了

较大的影响，最终迫使谢林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

职”［４］。此时恩格斯很重视理性与现实关系的辩证

性理解，并通过这种理解引出了实践结论。他说，

“迄今为止，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要把

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凡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

必然的；凡属必然的，便应当是现实的或者终究应当

成为现实的。这是通向现代哲学的伟大实践结果的

桥梁”。［５］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特别重

视哲学与生活和时代的互相作用，并从理性转化为

现实的角度来论证从事实践的必要性，为其日后的

科学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做了理论铺垫。同时，正

是借助这一点，恩格斯开始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时

代局限与个性缺失，为此后对其进行超越与批判打

下了基础。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转向了黑格尔又

辩证地批判了他，与青年黑格尔运动联系密切，但又

存在原则分歧，不同意以哲学自身来实现辩证法原

则，而认为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

统一。正如梅林所说：“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德意志

哲学派别，并且从这种哲学出发，在国外达到了同样

的结论。不过，马克思是通过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

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

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６］

　　四、马恩都是受当时社会现实和矛

盾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理论旨趣

　　恩格斯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前往英国曼彻斯特欧门－
恩格斯公司任职，在赴英途中，他访问了科伦的《莱

茵报》编辑部，在那里和马克思第一次见面。应该

说马恩的第一次会晤对此后二人思想的共同发展意

义不大，马克思出于对恩格斯的误会，将之等同于无

政府主义者的盟友，“极为冷淡地接待了他”［１］（Ｐ３５），

因话不投机故二人没有深谈就不欢而散。在曼彻斯

特期间，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与社

会现实的考察，使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立场发生

了重大变化。一开始他对英国人过度重视物质利益

不理解，仍然运用德国思维从精神原则出发去剪裁

现实，直到后来看到物质利益冲突在社会上的作用

很大，才逐步突破了唯心史观的局限，认识到物质利

益的冲突是阶级对立党派斗争产生的基础，因而也

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恩格斯从物质利益是阶级

对立的根源出发，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

阶级本质，认识到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不可避

免性。这一年的下半年，恩格斯给莱茵报撰稿，连续

写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

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５篇文
章，其观点与马克思极为接近，马克思正是在编审这

些文章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了两人思想上的共

鸣”。此后历经半年多的书信来往，二人欣喜地发

现，“他们通过不同的道路得到了同样的观点与结

论”，即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工人阶

级要求得解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无产阶级

革命。“他们几乎在一切理论方面都达成了共识，

于是决心共同努力，把以前分头从事的人类解放事

业纳入同一条科学轨道”，恩格斯“把马克思的事当

做了 自 己 的 事，当 做 了 共 同 事 业 的 一 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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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１］（Ｐ８６－８７）这一时期，恩格斯还研究了欧洲主要

国家的社会情况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学说，在１８４３年
１０月完成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第
一次表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不是

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

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

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７］（Ｐ４７４）这表明，恩格斯

与马克思一样，大致是在接触社会现实生活、了解关

心人民疾苦的过程中，运用黑格尔理性原则到处解

释而碰壁后，才开始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唯

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其思想转变的契机，以及不

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想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

现新世界的理论旨趣，与马克思也大致相同。

　　五、马恩几乎同时实现由唯心主义

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

义的思想转变

　　恩格斯除了社会实践生活的历练之外，其思想
成长还经历了辛勤的思维劳作，以极其严肃的态度

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马克思曾经说过，恩

格斯此时通过另一条道路大致实现了思想的转变。

由于恩格斯离开学校过早，更早接触到社会现实与

经济问题，对经济因素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认识更

清楚，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表明，他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而实现向唯物史

观转变的。马克思对这部“内容丰富而具有独创性

的著作”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非常必要，是无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天才大纲，而且“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

一”［８］，其非凡之处在于他的开创性，他从社会主义

立场出发，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

及其论证资本主义“天然合理与唯一可能”的伪善

与矛盾，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私有制科学，指出了

资本主义的垄断、竞争、无政府、经济危机、人民贫困

与道德堕落等，都是私有制统治的结果，这必然导致

社会革命。这个结论与马克思基本一致。恩格斯犀

利的批判方法，也“一定大大地吸引了马克思”，“一

定受到了马克思的独特看重”，马克思将之视作可

以列入史册的“一部光辉著作”［９］（Ｐ３９）。另外，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局

限性、片面性、抽象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强调了人

在改造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这与马克思《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基本一样。恩格斯在《德

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评马

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中，论述了批判宗教的

意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并得出了与马克思大

致相同的结论，即“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

决地真诚地复归，不是向‘神’，而是向自己本身复

归，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７］（Ｐ５１９），

才能真正按照人的方式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

周围的世界；无产阶级不是什么无理性的群氓，而是

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他们才有前途，才有力量

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这些著作表明，恩格斯与马

克思通过各自的探索，同时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到唯

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

恩格斯尽管还没有摆脱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

主义的影响，但在一些基本点上，都坚持了理论与实

践的统一，适应时代需要，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不

但勇于超越前人，更勇于超越自己，不断将自己的理

想推向前进，这为二人亲密合作、共同探索与创立新

世界观奠定了基础。

　　六、《莱茵报》时期共同的批判对象

显示了马恩理论主张的完全一致

　　１８４４年８月，恩格斯在从英国返回德国途中，
绕道巴黎与马克思第二次会晤，经过彻夜长谈发现

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从此便开始了二人为无产阶

级事业亲密合作、共同战斗的光辉历程和终始不渝

的伟大友谊。后来恩格斯曾经回忆说：“当我１８４４
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

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

工作。”［１０］（Ｐ２３２）他们共同工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合

写了批判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

论战性著作———《神圣家族》。在该书中他们批判

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科学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指出了

青年黑格尔派理论上的谬论，并指出其并不新鲜而

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庸俗化的复活而已，并深

刻地揭示了其错误思想的认识论与社会根源及其在

实践上的危害。在该书中他们还批判了青年黑格尔

派的唯心史观，提出一系列接近唯物史观的重要思

想：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历史说到底是生产方

式变革史，而非自我意识发展史，生产劳动是历史发

展的基础，是人的真正的类本质，基于此论证了人民

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他们还用“市民社会”来概括

社会关系，深化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指出

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分析了无

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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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这本著作表明，二人的理论探索已经进一步

向新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接近。青年黑格尔派对

封、资、神曾进行过深刻批判，也发挥过进步作用，马

恩同属其重要成员，虽然与鲍威尔等人有些思想分

歧，但一度还能精诚团结、一同战斗。然而后来随着

马恩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

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日趋堕落与

倒退，在政治上、哲学上抛出了许多荒谬观点，成为

比“唯灵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导致了《莱茵报》时

期马恩与他们的分道扬镳并依托《德法年鉴》对之

进行公开批判，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进行了一次总

清算，在批判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

要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为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七、马恩的合著及相关表述证明了

二人思想的高度一致

　　１８４５年４月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再
度会面，二人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
识形态》，表明了二人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

的飞跃，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已经形成。在马克思

看来，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

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概括，后来与恩格斯一道

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得出了与恩

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的一样的结论。于是“我们

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

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

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

来实现的”［１１］（Ｐ５９２）。恩格斯也曾经多次表明，在

１８４５年之前的几年中，马克思与他已经逐渐接近于
发现唯物史观，而在１８４５年春天当他们在布鲁塞尔
会面时，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

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

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

的工作”，并且用明晰的语句向恩格斯说明了。“于

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

新形成的世界观了”［１０］（Ｐ２３２）。《德意志意识形态》就

是二人详细制定这种观点、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的合著。在同旧哲学的关系问题上，马恩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之前曾经批判过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

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理论实质，对费尔巴哈的思想也

曾经有过批评与保留，但总的看来对之评价过高，甚

至存在过对之过分迷信的现象，但是到此时二人开

始以费尔巴哈哲学作为集中批判的对象，批判了其

人本学及其社会基础，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费尔巴哈

并将自己的哲学体系与他区别开来。更为重要的还

在于，他们公开树立了新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唯物主

义的旗帜，同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

旧哲学划清了界限，实现了以生产关系这一重要的

基本范畴为基点，系统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关

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无产

阶级与人类的解放等基本原理的整体构建，标志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及二人在哲学理论及其思维

方式上的高度一致。１８４８年二人受共产主义者同
盟的委托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

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

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

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

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

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１２］（Ｐ５）。它是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

共同智慧的结晶、共同劳动的成果，也是二人密切合

作而成功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八、马恩结合革命斗争实际携手对

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了全面拓展与系

统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了新世界观的创立后，适
逢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他们并非如专业学者那样将自
己的理论成果“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

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

中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

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

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

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

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

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１０］（Ｐ２３３）。此时的马恩

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在亲身参加革命实践与智力劳

作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合

作撰写了大量论著，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断与不朽

的文献，继续用科学的世界观分析革命形势、发展革

命理论、制定革命策略、预见革命前途，这不仅是从

思想上引领无产阶级推进历史前进的需要，也是从

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此后为了反击资产

阶级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

及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思潮的新挑战，也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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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入论证和全面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在

总结科学技术新成果和革命运动经验基础上，大力

推进了工人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他们把工作重

点转移到了理论创造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及其重要意义进行了全面拓展与系统构建。马克思

深入钻研经济学，完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式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撰写，恩格斯除一段

时间投入到《自然辩证法》和军事哲学的研究中外，

还写出了《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一系列重要著作，完成了《资本论》第２、３卷的整理
出版，在各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述与系统

论证而努力，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不断引

向深入。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为整理出版《资本论》

第２、３卷，恩格斯晚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疾病
缠身、党务繁忙等种种困难，冒病情恶化甚至一病不

起的危险，对堆积如丘的数千页手稿，夜以继日地清

理。面对每一页都有几十处写得不全的句子，每部

分都有费揣摩的缩写词，潦草得连作者写过后自己

都难以辨认的字迹，恩格斯白天口述、夜晚校对，经

过再加工、精雕细琢、拓展深化，将自己的心血与亡

友的心血交融，铸成了献给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人类

的瑰宝。列宁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写

道：“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

《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
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

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

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１２］（Ｐ５８）

　　九、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与发展是马

恩二人智慧与心血的共同结晶

　　晚年的恩格斯为了反击党内机会主义与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的进攻，为了反击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

立起来的“割裂论”，为了反击将马克思主义弄得面

目全非和肆意歪曲的种种伎俩，在一系列通信中发

展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也说明了他与马克

思的思想关系及其在科学理论创立中的合作情况。

尽管一些思想恩格斯很早就形成了，但考虑到马克

思也有同样的思想且向他清晰地做了说明，因而恩

格斯还是谦虚地说，“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

克思一个人的”。［１１］（Ｐ９）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两人早

在１８４５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
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１１］（Ｐ１４）；恩

格斯还说过“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

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这样的

话，这仅仅是指“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１０］（Ｐ２３２）

这一点来说的，并非就马克思主义完整学说的缔造

而言的，就其整个学说的缔造与发来看，毋庸置疑，

是二人智慧与心血的共同结晶，马恩一道为之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恩格斯说：“我一生所做

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

我做得还不错。”［１３］他还说：“我不能否认，我和马

克思共同工作４０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时期，我在一
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

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

（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

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

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多有

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

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

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

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

的。”［１４］恩格斯的上述说明，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对马

克思主义创立与发展所起的作用真的就是微乎其

微、无关紧要的，事实上，这恰恰反映了作为无产阶

级革命导师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

具有非常高贵的谦虚品质和博大胸襟。这些说明也

不能成为抹杀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做出

的杰出贡献、发挥的伟大作用的依据，更不能成为诋

毁恩格斯或者制造马恩对立的口实。易言之，马克

思主义的创建与发展，马克思的确起到了关键性的

作用，但这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情，恩格斯

也同样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两位伟大的

导师长时间相处在一起，“在相互的观点交流和彼

此的思想启发中产生的思想共鸣，是任何其他的愉

悦都不能取代的”［１］（Ｐ９４）。不仅马克思的理论研究、

革命活动与恩格斯的大力支持、直接参与是紧密相

连的，而且正是因为恩格斯的思想创建与理论影响

才使得马克思不断修正了自己早年的一些错误主

张，并在二人思想见地高度一致、思维深度与方式完

全等同的情况下，经过多年艰苦的探索才创立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二人思想的高度“合而为

一”，除了在二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

宣言》和二人共同签名的很多通信与短文中，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以后的独立作品中也将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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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始终。［９］（Ｐ５３）在《反杜林论》付印之前，恩格斯曾

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而且说正是因为得到了

马克思的“知识”与支持才使之得以实现。在同杜

林的论战中，“马克思和我的观点”贯穿了广泛的理

论领域，“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

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

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１５］（Ｐ１１）他们在很多领域

从事的共同研究，是在共同的世界观高度上进行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

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

然观和历史观的人”［１５］（Ｐ１３）。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学

术共识，中外学界有良知的学术同仁对此绝无异议。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出现了贬低恩格
斯的思潮，他们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谎言，歪

曲和反对恩格斯晚期的著作，抹杀恩格斯的理论贡

献，从而试图通过否定恩格斯来颠覆整个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这股思潮在我国也有反映，在学术界时

不时就有人抛出各种奇谈怪论：认为马恩的意见分

歧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实质上，其思想差别表明了

二人思想原则上不一致，恩格斯不能在理论高度上

与马克思相提并论，恩格斯晚年篡改与背叛了马克

思的基本思想等。［９］（Ｐ５３）有鉴于此，正确阐述马克思

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捍卫恩格斯的思想成果与历

史意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严肃

任务。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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